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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一本由中国共产
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撰写的回忆
录《红莓花儿开》近日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
版。书中，一幅幅珍贵生动的老照片，深情讲
述了一个普通又特殊的中俄家庭波澜起伏的往
事。11月初，李英男携新书在山东书城与读者
见面，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书

76岁的李英男有着让人惊叹的年轻与活
力。10月31日，她在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俄
语系的学生进行了交流，11月1日，又来到山东
书城与读者见面。马不停蹄的行程，她乐享其
中。

说起写作这本《红莓花儿开》的初衷，李
英男说是因为自己从小记得高尔基的一句
话———“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书”。“写下自己
的人生经历，可以让后人了解历史，了解老一代
人走过的道路。同时，今年也是我父亲120周年诞
辰，这本书，也是给父亲的一个献礼。”

谈起父母，李英男脸上洋溢着钦佩的神
采。“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在他背后，有一位
默默付出、坚守的女人——— 我的母亲李莎。”
李英男对父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之间
“无限的恩爱”。

李英男口中的父亲，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李立三。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
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并加入
中国共产党。

父亲身上有很多“标签”，但在李英男眼
中，父亲是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的。

“我几乎可以想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
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的艰苦探
索，他们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千锤百炼。父亲
母亲的跨国婚姻，更是历史的波澜壮阔与惊涛
骇浪的大画卷里的动人风景。”李英男动情地
说。

“印象中父亲每次回家，推开门的第一句
话就是问：‘你妈妈在吗？’然后便开始呼唤
母亲的名字……他们之间好像总有说不完的
话，这种情感在如今很难得一见了，母亲是父
亲最贴心的知己。”

李英男的母亲是俄罗斯人，原名叫丽萨·
基什金娜。到中国后改名李莎，“母亲十四五
岁就开始工作了，帮姥姥养家，父亲和母亲相

识相恋也历经坎坷，在苏联期间，父亲还曾受
到诬陷进过监狱，母亲成了他很重要的精神支
撑。所以他们俩有着很强的情感基础。”

说起父母的往事，李英男的眼中闪烁着光
彩。老人脸上满是从容和享受、感激。在济南
与山大学子的交流中，她脱口而出的流利俄
语，在俄语、西班牙语、中文之间的流利切
换，让人心生敬佩。她婉转的交谈中，一段段
家国情缘缓缓铺陈。

在《红莓花儿开》一书中，有一段作家王
蒙对李英男的描述，读来让人印象颇为深刻。
2007年9月，在俄罗斯“中国年”的一项重要活
动上，王蒙邂逅了一位精神奕奕、美丽端庄、
大气英气志气焕发的女士，她担负着为一批中
国作家充当翻译的工作。“与一般侧耳倾听，
拼命捕捉语义、苦思冥想对方语言的对应路径
的译员的吃力举止与表情不同，她显得游刃有
余，乐在其中，对于中俄的书籍交流、文学交
流、人员交流，她非常享受，有一种自若

感。”同行的作家迟子建也表达了对李英男风
度风采的赞美。

“你看这张照片，是我9个月大的时候，照
了人生第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背后，还有一
个故事。”轻抚老照片，说起往事，李英男滔
滔不绝。1943年8月，苏联卫国战争正经历着激
战犹酣的阶段，李英男在莫斯科呱呱坠地。

“有一天我父亲突然间急急忙忙想起来，
孩子都这么大了，早就出了百日了，还没给她
照相呢，抱起我就去照相馆，到了才发现我的
一只小鞋掉在半路上了，所以这张照片上，我
有一只脚是光着的。”

一张李立三、李莎、李英男一家三口的全
家福里，母亲一脸忧郁。李英男说，1946年父
亲回国前，一家三口拍了一张全家福，母亲因
为不知道何时能到中国和父亲团聚，倍感惆
怅。“从1946年春天开始，妈妈一直在争取到
中国和父亲团聚。大概是1946年9月初，哈尔滨
来人了，来的是著名的将领罗荣桓和他的夫

人。在这之后不久，妈妈就获得批准，带着我
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

父亲母亲的跨国之恋

回眸岁月峥嵘、浪涛汹涌的20世纪，其历
史画面不仅由改变世界的划时代事件所构成，
其中也穿插交织着诸多的个人命运和小家故
事。一滴水能够反照周围万物。一个人、一个
家庭的生活能反映历史的重大转折，成为历史
变迁照射下的家庭史诗。

俄罗斯歌曲《红莓花儿开》讲述的是一个
少女的心事。八十多年前，一个俄罗斯姑娘，
正如歌中所唱，爱上了一个青年，后来为他告
别祖国，为爱情远行。

1933年初秋的一天，被派到苏联学习的李
立三，到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朋友杨松家做
客，一个俄罗斯少女敲门走了进来。这个活泼
可爱的俄罗斯少女名叫丽萨·基什金娜。“叫
我‘丽萨’好了，”少女微笑着说。

李英男说，第一次见面，母亲说她对父亲
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是觉得他是个话语
不多的中国青年。后来，恰逢十月革命纪念日
到来，父亲邀请她和很多中国朋友一起欢度节
日。在餐桌上，父亲与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
热烈。母亲虽然不懂中文，但深切地感受到他
对周围人的影响力，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不
久，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李英男一直记得母亲的话：“在我的眼
中，立三只是一个诚实可爱的青年。”1936年2
月，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一间13
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李立三和丽萨举行了婚
礼。婚礼很简单，只有陈云、瞿秋白夫人杨之
华和女儿瞿独伊等十几名来宾参加。按照苏联
的传统，女人出嫁后改用丈夫的姓氏，“父亲
根据母亲的苏联名字‘丽萨’，给她取了一个
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 李莎。”1943年，她
们的大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了。

1945年，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于
1946年初回到中国。1946年9月，李莎带着李英
男，经过十来天的颠簸来到哈尔滨。来到中国
后，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她被安排到哈尔滨
俄语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李立三和李莎的
第二个女儿李雅兰出生。在哈尔滨平静生活近
三年后，1949年3月，全家迁往北京。

这是李立三一生中的辉煌时期。李英男收
藏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开国大典，毛泽
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就站在
毛主席旁边，中间只隔了一个人。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照片中的父亲都被‘截’去了，好在
后来还原了历史。”

2015年，李莎去世，终年101岁。“母亲是
中国籍俄罗斯人，著名的俄语教育家。她一生
为中俄交流、为中国俄语人才培养倾注了无数
心血。”李英男对着一张母亲台灯下伏案写作
的照片，轻声回忆着———

母亲李莎1914年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
州，1941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先后在
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
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曾任中国俄
语教学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俄友
好协会理事等职，系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理
事、全国政协委员。

“很多人说母亲对于俄语教育的热情、对
于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敏感，让她成为新中国俄
语教育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但她对我来说是一
个伟大的母亲，是时代浪潮一次次冲刷之下依
旧坚韧而优雅的母亲。”

国际家庭传递世代友好的颂歌

“我们这个家经常被人们称为国际家庭，
这一点不夸张。我父母在苏联结婚，所以是一
个跨国婚姻，家庭自然就是国际家庭。”李英
男说。“到哈尔滨后我又有了一个妹妹，所以
在哈尔滨我们是一家四口的小家庭，但是1949
年我们搬到北京后，就从一个小家庭变成了一
个大家庭。”

李英男告诉记者，父亲李立三一生共有过
四次婚姻，他的屡次婚变与那个时代的背景和
革命家动荡不安的生活相关。第一次婚姻是李
立三的父亲亲手包办的，妻子林杏仙为他生下
了儿子李人纪，不久便患风瘫去世。第二位妻
子叫李一纯，两人共同生活5年后，李一纯离开
了李立三，他们生有一子李人俊。李立三的第
三位妻子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她和李立三

生了3个女儿：李竞、李力和谢志佩。李莎是他
的第四位妻子。

“搬到北京初期，除了三姐谢志佩，其他
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都来到父亲身边，他们都
管我妈妈叫李莎妈妈，妈妈待他们非常好。”
李英男说。

随后，李英男的俄罗斯姥姥到了北京，老
家湖南的奶奶也到了北京。“我们这样一个大
家庭，其实分成中俄两个部分：以奶奶为核心
的中国圈和以姥姥为核心的俄罗斯圈，围绕着
这两位老人形成了既有联系又互不干扰的两个
生活圈。到了用餐时间，全家人走到一起，餐
厅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桌子，大家围着它坐
下，采取分餐的办法吃饭。”

因为两个老人的习惯截然不同：奶奶爱吃
辣椒，姥姥则根本不吃辣；姥姥爱吃奶制品，
喝牛奶，奶奶就根本不吃。考虑到这些情况，
只能是分开吃，中餐、俄餐分开上桌。

“可是也有一个奇怪的事情，有一次奶奶
看到我姥姥喝咖啡，居然说，她也想尝一尝。
尝了一口，奶奶觉得还挺不错的，后来也就跟
我姥姥一样，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咖啡，还赞
美说，喝了咖啡觉得精神好，一上午都不发
困。”李英男笑着说。

因为母亲李莎一开始不懂中文，也不太了
解中国文化，最初产生过一些误解。“比如奶
奶坐火车到北京站时，下车时由我堂哥背着，
父亲见到奶奶，鞠了一躬，然后过去轻声问候
了一下。母亲觉得很奇怪，要是在俄罗斯，多
年不见的母子相会，一定会拥抱、亲吻、热烈
地聊天。到后来母亲才理解，原来中国人的情
感都是深藏在内心的。”

李英男说，父亲生前很注重子女的学习，
一家人在北京团聚后，两个哥哥被父亲送到外
国语学校读书，两个姐姐也被送到大连学习。
“我和妹妹从小就在苏联大使馆办的学校学习
俄语。我们家里经常用俄语交流，收藏了许多
俄文书，说我们家是‘俄语教研室’一点也不
夸张。”

受母亲的影响，李英男后来走上了俄语教
学之路，成为著名的教授和翻译家，在中俄友
好交流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李英男说，其
实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小时候在北京上的是苏联学校，说的也
都是俄语，“父亲也鼓励我学好俄语，因为觉
得既然生活在中国，汉语肯定不是问题。”

高中时期，李英男是在苏联上学，并且以
全优的成绩获得免试进入莫斯科大学的机会，
但是她还是选择了回到中国。“所以后来有人
问我到底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我说我是一
个有着俄罗斯情结的中国人。”

回国后，李英男想学中文，就到北大的汉
语补习班学习了一年。“那一年对我的影响很
大，但也让我明白，中文博大精深，我很难比
别人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李英男考上
了北外的西班牙语专业。毕业后，因为俄语师
资力量匮乏，就教起了俄语。

1974年，李英男开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
（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任教，妹妹李
雅兰也成了一名大学俄文教师。姐妹俩都有了
各自的家庭，而且她们的丈夫都是俄罗斯人。
李英男笑着说，“我的两个儿媳妇，一个是日
本人，一个是乌克兰人，我这个中国婆婆，当
得可一点都不轻松啊！我们家一切都是中西合
璧的，装修是欧式的，家具是中式的，墙上挂
的有油画，也有书法。”在这个国际大家庭
里，一家人其乐融融。

回忆往事，李英男觉得父亲对自己的影响
很大，“父亲是我们家的精神核心，我在苏联
读完高中决定回国时，就得到了父亲的很大支
持。另外父亲的视野也很宽广。小时候我受母
亲的影响，喜欢看俄罗斯文学作品，但父亲喜
欢哲学，关注国际形势，他也经常跟我分享他
对哲学问题和国际形势的看法，这些分享对提
升我的思想境界很有帮助。”

在俄语教学并担任大量口译工作之外，李
英男还做了众多翻译工作，把《牡丹亭》翻译
成俄语。“这是一次很难忘的经历。当时我知
道俄罗斯还没有完整的《牡丹亭》，就决定把
这部中国传统经典翻译过去，中国传统的爱情
故事很受俄罗斯欢迎。”

李英男一直记得母亲的话：“在我的眼中，立三只是一个诚实可爱的青年。”1936年2月，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
公寓里，李立三和丽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按照苏联的传统，女人出嫁后改用丈夫的姓氏，“父亲根据母亲的苏联名字字‘丽
萨’，给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 李莎。”

相簿里的一段家国情缘
□ 本报记者 赵琳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红莓花儿开》一书中，一幅幅老照片，
以19篇文章依次加以解说，串联出一个中俄跨
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折射出
两国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起大
落，80年代以后平稳向前发展的历史变迁，谱
写了一段休戚与共的中俄关系史话，见证了深
刻难忘的中俄情缘。通过阅读这本书，通过与
李英男老师短暂的会面和微信交流，记者深深
感受到了她赤诚的爱国情怀。

在回忆童年时，书中有一段话这样描述：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爸爸送给我的一个
拼图……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湖南，因为爸爸经
常提到湖南是他的家乡，也算是我的籍贯。”一个
四五岁的孩子心灵深处就根植了“中国”的种子，
她对中国的认知和热爱开始萌发。

其实，生长在这样一个跨国家庭中，有两
种母语、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逐渐会面临一
个国家认同问题。在书中，李英男十五六岁的
时候产生困惑，自己究竟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
人？因为感知自己并不完全是俄罗斯人，也非
完全的中国人。未知的归属感令她困惑。

“那时候，母亲希望我能留在莫斯科继续
升学，进入莫斯科大学，因为留苏非常光荣而
且前途无量。但年轻的我已经在困顿中不知不
觉作出了人生选择，明确了国籍和民族属
性。”李英男说。

选择认同中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首先就
要把中文学好。李英男学《俄汉字典》，进入
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班补习汉语，刻苦读书，
提升汉语阅读和写作能力。1962年考进北外西
班牙语专业，与同学们融洽相处，还下过乡一
起劳动。

“通过各种锻炼，我摘掉了‘洋小姐’的

帽子。”她调侃自己。
几十年来，李英男在中国找到了发挥专长

的领域，完全融入中国社会，更成为中俄友好
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使者，作出了自己独特
的贡献。

在《红莓花儿开》一书《我是中国人》这
一篇文章的末尾，李英男用一句话作概括：
“我是一个有俄罗斯情结的中国人。”

李英男坚定的中国情缘令人敬佩和感动，
她在寻求认同的过程中，从语言沟通到生活习
惯，一步步适应两种文化差异，努力让自己成
为真正的中国人，其中的艰辛唯有亲历者可
知。

须知在当年，中俄两国在经济发展程度、
国际地位诸多方面是有显著差距的，可中国这
片土地上，有挚爱的双亲、兄弟姐妹、同窗友
人，割舍不断的人际感情让她倍感温暖和亲
切。这也正是她初心不改，钟情于中国，毅然
决然选择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重要原因。

在书中，《妈妈的抉择》一文专门写到母
亲李莎从苏联国籍转入中国国籍的曲折经历：
促使她鼓足莫大的勇气，作出这种艰难选择的
是她对中国的感情，对父亲的依恋。20世纪70
年代，李莎在山西运城居住，接触了当地普通
百姓，学会养鸡、垒鸡窝、生炉子，逐步适应
了中国习惯，汉语水平也有了提高，回到北
京，她越发深切感到自己已经融入了中国的圈
子。偶尔回莫斯科的时候，也要迫不及待地回
来，她说：“我要回家，我想家了。”在她心
目中，中国就是她的家，她的家在北京。

近年来，中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形势趋
向多样化，李英男经常参加各种民间文化交流
活动，这是她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我的老伴

儿阿格诺索夫，是莫斯科作家协会会员，他作
了不少努力，安排俄罗斯作家访问中国，与中
国作家、文学研究家、青年学生等进行交流，
大家对中国的印象焕然一新。”

民间交流中，人心是非常重要的。李英男
总是能敏锐地发现一些独特的瞬间促成一些特
殊的历史时刻。

2015年夏天，一个不寻常的代表团奔赴俄
罗斯。成员都是些白发苍苍、七八十岁的老太
太，最小的也有六十多岁。她们说话有着浓重
的西北口音，仔细看长相，就会发现她们与众
不同——— 她们都是来自新疆的俄罗斯族老人，
父辈是旅俄老华侨，20世纪30年代带着苏联妻
子和孩子回到中国，从中亚进入新疆，在那里
扎根定居。

“老太太们从小跟着母亲在家里学俄语，
养成了许多俄罗斯族的传统习惯，血管里流淌
着两个民族的血液，心里融合了中俄两国人民
的文化。”相似的人生，让李英男对她们的际
遇格外关注。

李英男和丈夫阿格诺索夫帮助促成了这次
寻根之旅，并在旅行中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她们由于历史原因定居中国后就没再去过俄罗
斯，一直怀着一生中看一眼母亲故国的梦想。今
天在中俄关系发展的最好时期，终于实现了她
们的愿望。我们陪同她们去了很多俄罗斯的名
胜古迹，她们心情激动，含着眼泪用纯正的俄
语对我说，替母亲来看看家乡，真幸福。”

“俄语是我们的传家宝！”李英男说，现
在她的两个儿子还常说，感谢姥姥、妈妈教会
了他们俄语。“我希望我的孙儿长大，也能说
出这样的话来。希望俄语在我们家里代代相
传，继续为中俄友好事业服务！”

“我是一个有俄罗斯情结的中国人”
□ 本报记者 赵琳

李英男，著名教授、翻译
家。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
学院院长、北外俄语中心主
任。2003年—2007年担任中俄
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委
员。2002年至今担任中俄友好
协会常务理事、顾问。2018年
9月获俄罗斯外交部国际合作
署“友谊与合作”荣誉奖章，
2019年6月荣获“中俄互评人
文交流领域十大杰出人物”称
号。

全家福。李英男、
李雅兰也分别组成了
“国际家庭”。（左
图）

1999年，李英男听
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右图）

1956年春，李英男
(左)和妹妹李雅兰穿着
苏联校服和妈妈合影。
（左图）

1975年，李英男带
着儿子巴沙到运城看望
妈妈。（右图）

李英男在回忆录《红莓花儿开》签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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